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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重访男同艾滋病人话变化：

理解多了，但还得隐身自保
本报记者 郭静

在艾滋病感染人群中，
吸毒者因共用注射器或吸
毒后“乱性”而成为重要的
感染人群。日前，记者走进
全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
中的场所——— 鲁中强制隔
离戒毒所(简称强戒所)。

目前，全省戒毒人员中
HIV 检测呈阳性的有 1 0 6

人，占总人数的14 . 3%，是全
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
的场所。

来自潍坊的赵宾 ( 3 7

岁)，从20多岁开始做生意。
“当时做煤炭生意，赚了点
钱，身边有朋友吸毒，好奇，
就尝试起来。”

“每次吸完过后，就觉
得很内疚，对不起家里的老
母亲。”于是，在吸毒半年左
右，赵宾决定戒毒。

虽然一直狠心戒毒，但
赵宾一直没能戒掉。“这已
经是我第12次戒毒了。”

赵宾于今年8月7日自
愿走进了鲁中强戒所。

“进所后，所里给抽血
做了艾滋病的检测。”回忆
起等待结果的一个多月，赵
宾心里五味杂陈，“我未婚
妻那么爱我，万一感染了，
怎么对得起她啊？”9月2 3

日，赵宾终于等到了结果，
“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每次都买一次性针
管啊，怎么感染上的呢？”在
恐惧、愧疚、自责的同时，赵
宾还有些不解。“吸毒之后的
许多事，吸毒者往往记不清
了，吸毒对记忆力损害很
大。”鲁中强戒所新收大队队
长汤洪源说，对于他怎么感
染上的很难确定，“可能是共
用针头，也可能是吸毒后通
过性途径传染上的。”

回忆起刚知道结果时
的心情，赵宾依然满眼泪
水，“当时觉得以后出去该
怎么活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
样感染上的艾滋病毒，当时
查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天都
塌了。”37岁的刘财(化名)有
着更长的吸毒史。“我从
1993年开始吸海洛因。”

得知这消息后，刘财把
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在
进行激烈挣扎后，他告诉了
自己的妻子。“当时很害怕已
经传染给了老婆孩子，要是
那样，自己恨不得去死了。”

“去年，我在路经德州
时，被警察发现车上有‘溜
冰’的器具，被送到了强制
戒毒所。”经过1年4个月的
强制戒毒，刘财现在已经

“脱胎换骨”。

一提起艾滋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
能就是：不治之症。因此，社会上许多人才
会谈“艾”色变。“现在的医疗技术，艾滋病
只要发现得早，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康殿民说。

“人们之所以恐艾，是因为对艾滋病的
传播途径不太了解。”康殿民介绍说，艾滋病
病毒传播途径非常明确，性传播、血液传播

和母婴传播是其三种传播途径。“所以艾滋
病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其传播。”

康殿民表示，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也并不是那么可怕。“除了疫苗还没有研
制出来，现在的医疗技术可以很好地控
制。”

“现在研究发现，早治疗更好。”康殿
民介绍，最初我国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抗病

毒治疗，要等到感染者的CD4(一种重要免
疫细胞)细胞数降到200(每立方毫米)。“那
时病人已经有症状了。现在CD4降到350时
就可以开始治疗。”

“现在母婴阻断技术，可以使得母婴
传播率降到2%以内。”康殿民说，如果没有
母婴阻断，女性感染者生育时，传给子女
的感染率为40%左右，通过母婴阻断可以

有限保障感染者的生育权。
“但现在很多人是生了孩子之后才发

现自己是感染者。”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
治所所长陶小润说，如果发现晚了，就无
法干预了。她表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感
染者都愿意配合疾控部门的管理，“有感
染者或者外出打工，或换了电话，不愿让
疾控人员联系到。” 本报记者 李钢

艾滋病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

感染者做母亲也能有健康孩子

吸毒感染艾滋者：

“根本记不清

怎么感染的”
本报记者 李钢

11月29日中午，济南市某咖啡馆。

再次见到宇轩(化名)，已隔了两年。他有些胖了，气色很好。如果不是事先知情，很难

把他跟一个男同艾滋病患者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他于2006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没那么可怕，即使病发了，只要坚

持吃药也能稳定得很好，看看我就知道了。”话题也就从服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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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别人知道

偷偷吃药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
药的？

宇轩：我们2010年11月底见过
一面，在那不久之后，我的指标就
下降到危险系数了，医生建议我
服药治疗。我开始每天吃药，早
晚 各 一 次 。药 是 国 家 免 费 提 供
的，得先去传染病医院找医生开
处方，然后拿着处方到所在区的
疾 控 部 门 拿 药 。治 疗 效 果 怎 么
样？看我现在的状态就知道了吧
(笑)。

记者：两年多的时间内，有忘
记过服药吗？

宇轩：没有，我手机上设置了
提示的闹钟。只有一次吃错了，早
上把晚上的药吃了。当时我正在上
班，给一个病人做理疗，一下子头
晕得天旋地转的，我想坏了，可能
吃错了。后来坚持着下班后，我拿
出药瓶一数，还真吃错了(笑)。

记者：那怎么办呢？会有副作
用吗？

宇轩：我当时也慌了，给我治
疗的医生也不知怎么办，我就又
给北京的一个医生打电话，他告
诉我怎么办。我又赶紧给我的医
生回了电话，告诉他北京医生的
说法。这样的话，万一再有其他
病友跟我一样吃错了，他就知道明
确的答复了。

记者：吃药时会担心别人发现
吗？

宇轩：也担心。所以有时候就
装在口袋里，如果当着别人面，就

自己悄悄摸索着打开拿出来，偷偷
吃。那次吃错就是摸错了。

记者：考虑过病情一旦恶化的
事情吗？

宇轩：当然设想过多次。但是
目前济南的病友中还很少有“离
开”的，大家状态都不错。我相信医
学这么发达，迟早会攻破这个病魔
的。

得了这病

不一定就是人品不好

记者：从6年前你得知自己患
病后到现在，你感觉社会环境和舆
论环境有变化吗？

宇轩：有，变化很大。举个例子
吧，几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同事试探
过一次，当时跟他关系不错，他也
很年轻。听到艾滋病三个字，他立
即变了脸色，说这些人都活该，都
该去死。我心一下子凉了，就不再
说了。

但是现在跟我周围的同事聊
起来，他们大多数都能理解，就觉
得那只是一种病，并且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知道了，得了这病不一定就
是人品不好，不洁身自好。有一次
我跟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假如我是
艾滋病人呢，这个同事过来握握我
的手说，那我会跟你握个手说，哥
们儿，好好治病，好好活着。这让我
特感动。总之，知道这病咋回事的
越来越多了。这让我们很欣慰，因
为越多了解艾滋病知识，就越能理
解我们这个人群。这首先得感谢你
们媒体(笑)。

记者：家人呢？他们知道吗？
宇轩：告不告诉家人是很多病

友很纠结的问题。我也纠结过，但
是去年还是告诉妈妈了。之前我做
了些铺垫，比如告诉她我在疾控部
门做兼职工作，也跟她说一些艾滋
病的相关知识。当时妈妈催我结
婚，我说不想结婚，因为不想害了
别人。她问为什么，我说血液有点
病。妈妈接着问是不是艾滋病。我
当时愣了，但接着否认了。但第二
天还是告诉她了。

记者：妈妈能接受吗？
宇轩：她表现很平静，说有病

就好好治病吧，好好保重身体，别
太累了。她当时没哭，听说后来偷
着哭了。我很幸运，家里人给了我
亲情的支持，没有放弃我。

记者：在你接触的病友中，有
被抛弃的吗？

宇轩：有一个，北京的病友，就
那么孤零零地走了。

但这是极端的个例。一般来
说，现在家庭接受度很高了，知道
后都会给予支持和关怀的。来自亲
人的温情，这是我们活下去的最大
力量。

渴望不再是

地下的生活

记者：看你状态很好，乐观自
信，是不是正能量很足？

宇轩：我所理解的正能量，既
是家庭的、社会的，也是自我的。当
然，社会和家庭给予我们的是产生
正能量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
件，自身是不会产生正能量的。

记者：现在的工作、生活如何？
还满意目前状态吗？

宇轩：很满意。除了正式工作，

我还出去做一些社工的兼职，做志
愿者工作，帮助宣传艾滋病的相关
知识，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工作很
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快乐。

记者：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
每逢临近“艾滋病日”，都会觉得紧
张。现在还紧张吗？

宇轩：不了(笑)。以前紧张是
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每到这几
天，社会上、媒体上，“艾滋病”这
三个字铺天盖地，我总觉得别人
都盯着我，有时候说句话，我就
觉得是针对我的。现在已经适应
了，也想开了。即便有人猜测，也
无所谓，心态放平了，生活还是一
样继续。

记者：但是你依然不敢公开自
己的身份，是吗？

宇轩：至少目前还不太敢。毕
竟不敢确定社会的认可度怎么样，
一旦公开了，万一周围环境不容
许，那我的工作可能就丢了，我就
没法生存下去了。将来有一天或许
我会公开我的身份，但是那要我对
社会环境比较有信心了才敢。其实
很多病友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
那只是在社会环境还不够成熟时
的一种自保而已，很无奈。但我们
很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相信会
的。

记者：那是一种“零歧视”的状
态吗？

宇轩：是的。如果真的实现了
“零歧视”，所有的人都敢跟你一样
坐下来吃饭聊天，像朋友一样相
处，那这种病就跟其他病一样，不
再是地下的了。我们也可以正大光
明地公开身份，享受病人所应该享
受的关怀和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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